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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藏在艾夏心里有两件事让他有点过

意不去，一是房子漏雨父母遭罪，再就是
供电所人员上门服务的态度。

艾夏的家在星空乡莲花村，年过七旬
的父母住在艾夏家五十米开外的老屋。
艾夏多次劝两位老人搬进自己新建的楼
房同住。老人就是不肯，说老屋住惯了，
自己腿脚不好，住新房上下楼不方便。

老房子是本世纪初盖的，屋顶的小青
瓦虽换过几回，但一遇暴雨，风裹着雨，满
屋都会漏。家里的脸盆、脚盆都得拿出来
接雨。父母嘴上虽不说什么，但母亲那声
叹息比雨声还沉。艾夏几次想把小青瓦
换成树脂瓦，都被老人挡了回去，说修修
补补还能住，要艾夏夫妻俩把钱省着用，
今后花钱的地方还多。艾夏只好作罢。

供电所人员上门服务，艾夏不好意
思，倒不是对方态度差，恰恰相反，是人家
太客气。所长田天带人上门量屋顶面积
那天，一口一个“艾叔”。田天蹲在房檐底
下，卷尺拉来拉去，汗把后背的工服染成
深蓝。临走还细细交代了老屋用电的注
意事项。艾夏站在一边，手不知往哪儿
放。年过半百，他有点不习惯被人这么郑
重地对待。

二
装光伏板是去年秋天的事。村委会

的人来动员，艾夏蹲在门槛上卷烟丝，听
了半天，只轻声问了一句：“盖上这东西，
屋顶真不漏雨？”对方给了准话。艾夏掐
灭烟头，头也不抬地说：“装！”

他没跟妻子商量。在他看来，商量也
不会顶什么用，家里的事向来是他拿主
意。这回有点不一样。施工队上屋顶那
天，妻子破天荒烧了一大壶菊花茶，一杯
接一杯端给工人，端完了就站在院子里，

仰着头看，像个头回见着飞机的孩子。
板子装完那天，艾夏爬上屋顶，用手

摸了摸，板面是热的，被秋天的太阳晒得微
微发烫。他心里莫名有点慌，像平白得了
什么不该得的东西。蹲在屋顶上，他忽然
冒出一个念头：这玩意儿，真能发出电来？

真能！并网那天，田天带两个同事在
表箱前忙活了一阵。艾夏站在他们身后，
假装自己是能够看得懂的。田天将腰直
了起来，用袖口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接着
说：“可以了。”就短短的三个字，没有多余
的话。

当晚，艾夏特意跑到双向电表面前，
一眼不眨地盯着看。计量圆盘反向飞转，
数字在不断跳跃攀升。妻子凑了过来，
问：“怎么样？”艾夏张了张嘴，想要说“反
转了”，又觉得这两个字过于单薄，配不上
自己此时激动的心情，最后说：“把冰箱里
那只鸭子拿出来解冻。”

妻子觉得丈夫的回答有点答非所问，
但她嘴里没说什么，还是照着丈夫的话做
了。

三
日子在春夏秋冬中悄悄流逝。艾夏

也慢慢体会到了其中的好处。这些光伏
板并不只是用来发电，它还干成了好几件
他并没有想到的事情。

第一件事，屋顶真的不再漏雨了。六
月中旬的一天，预报当天夜里有强对流天
气。他和妻子提前到老屋去检查雨天的
效果。午夜刚过，轰隆隆的雷声从天而
降，不一会儿大雨如箭镞般射向屋顶。艾
夏的母亲下意识地去摸床头边的洗脚
盆。结果屋顶没有漏一滴雨。艾夏盯着
那黑漆漆的天花板，好半天都没睡着，当
然并不是雷雨声吵到了他，而是今后他不
会再担心落雨了。

第二件事，电压比以前更稳定了。这
是妻子首先发现的，她说洗衣机的甩干功

能比以前更有劲了，把她那件涤纶衬衫甩
得像被拧住了脖子一样。艾夏却笑她是
心理作用作祟。尽管他说得貌似轻松，但
心里却想起去年烧坏的那个电饭煲，他判
断应该是电压不稳烧坏的。

第三件事，也是他最没有想到的，就
是他没事的时候喜欢爬屋顶看看。以前
的屋顶，不过是一个让人烦心的累赘，上去
就是补漏。现在却不一样了。他有时早
上爬上去，那些蓝汪汪的板子，整整齐齐铺
陈着，在太阳底下泛着光，像蔚蓝色大海里
的鳞片，绽放出澄澈幽蓝的星河。他有时
也会在傍晚时分爬上去，坐在那里抽烟。
远处的山，层峦叠嶂，与这深蓝色的屋顶搭
配在一起，居然有了美不胜收的风景。

他不由得笑了，喃喃说道：活了大半
辈子，头一回觉得自己的房子与“美不胜
收”搭上边。

田天最近一次来艾夏家是今年五
月。带着一沓关于安全用电的宣传单，站
在院子里，耐心向艾夏讲解：设备故障应
当如何判断、并网开关应当如何操作、雷
雨天气里需要注意的事项。艾夏听得很
认真，他妻子突然插了一句：“田所长，你
们供电所里的人，是不是对哪个都是这么
好的态度？”田天笑了，说：“是的，对谁都
一样。”

艾夏低头看那些宣传单，上面写着
“你用电，我用心”。

田天走的时候，艾夏把他送到村口。
田天告诉艾夏，供电区内现在装了一千多
户了，供电所要把每一户人家都要走到。
艾夏开玩笑说：“那要跑断你们的腿哟。”
田天笑着回了句什么，话被风吹散了，没
听清。

后来艾夏才听说，那天田天他们已跑
了大半个乡。从莲花村出来，又到了隔壁
两个村子，那里有几户老人的光伏逆变器
报了警，非去不可。村支书说：“供电所这

帮人，是把光伏户当自家亲戚照看。”

四
自从安上光伏板后，艾夏每天起床的

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刷牙，而是看电表。
数字在跳跃，一天一个样。晴天跳得多，
阴天跳得少，这情形与人的心情差不多
的。妻子笑他着魔了，他反讽道：“你懂啥
子，这叫绿色能源。”这个词是他从宣传单
上学来的。妻子笑着说：“还‘绿色能源’，
你连绿帽子跟绿衣服都分不清。”艾夏没
回嘴，他觉得，自装上光伏板以来，妻子的
话变得多了起来。以前的她，是不怎么说
话的。

一天夜里，他喝了些酒，问妻子：“你
说这光伏板，它像不像给房子穿了一件坚
固厚实的衣裳？”“像。”

他说：“以前冬天冷风往里头灌，现在
好像没有那么冷了。”“嗯。”

他说：“好久没有听到老母亲一下雨
就找盆盆钵钵接雨的声音了哈？”“是。”

“你多说一个字会死吗？”“会的。”
妻子转过身看着艾夏笑了起来，而艾夏

顺势捏了一下妻子的胳膊，也咯咯笑起来。
艾夏想不起来，上一回两个人一起

笑，是在什么时候了。
艾夏闭上眼睛，屋顶的那些深蓝色的

板子，在黑暗之中，安静地工作。他扑哧
一声笑了。

妻子瞪着双眼盯着他，艾夏喃喃道：
“自己这辈子，没有做成过什么大事，但至
少屋顶装了这些板子是做对了的。这种
感觉非常奇怪，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
感觉到，自己与太阳扯上了关系。”

是的，这种关系并不是那种太阳照在
身上的暖，而是能拿来换成钱、能堵住漏
雨的屋顶、能让他的妻子开口多说些话的
暖，是“阳光生了金”的暖。

从万州武陵场镇出来，沿蛇行的武郭
公路驶向后山，左边是山脉，右边山呈现
陡坡，斜出一马平川，连接着绵绵青黑色
的大山，下临波平浪静的长江。那片陡坡
下的平川，被当地人叫下中坝。车随山
转，下中坝在眼前消失，左转右转，只见眼
前是光秃秃的山梁，上面有座八角亭，武
郭公路上凡有八角亭的地方，都是武陵镇
的名胜之地。

路边有石碑写着：二面崖。崖，南北
对望。放眼望去，眼前是山脊，下是沟壑，
对面北山比这高几十米，形成绝壁。而眼
前这山脊，就像人的口缺了颗牙齿，缺口是
入崖处，一坡石梯向下，不见底，对面悬崖
峭壁，一坡石梯连上白云里。站在缺口处，
可以与对面崖壁的人对话，这里就有种人
们常说的“看得见屋，走得哭”的感觉。北
面崖壁半腰有条羊肠道，羊肠道上连着几
个黑洞，传说那是古时候的“棒老二”洞。

儿时，我从鹿井去武陵赶场，除非有
大人同行，不然不敢走靠二面崖这边的

路。二面崖沟深，绝壁陡峭，平时听人讲
这地方土匪劫道、遁入崖谷的骇人故事，让
人胆寒，站在二面崖边，向下望，不见底，感
觉这是大地裂开的一道口子，对面绝壁不
时有石滚落，却听不见坠底的声音，沟底
烟雾缥缈升起，给人蒙上神秘面纱。

传说上古时期，武陵与忠县咸隆交界
处，顶天的四方山，有仙人在上面补天，脚
没站稳，踩了朝阳寺下何家坝大丘坎，大
地就裂开了一条缝，一直裂到长江边，这
条裂缝就是二面崖。我家住何家坝，儿时
我去大丘坎扯草，见望天堡与达门之间，
有如龙脊般巨大青石连接，榜田的水如瀑
布泻下，那裸露岩石上，有很大一个脚板
坑，水流进里面溢出，枯水季，有大胆之
人，小心靠近，在脚板印里摸出鲫鱼。

二面崖这条沟长十多公里，有两座水
库：滑石板水库与大林水库。滑石板水库
是鹿井乡人民在上世纪70年代拦沟筑坝
修建的，用来灌溉农田。大林水库是武陵
镇修建的，用来灌溉农田的。后来滑石板

水库却给大林水库拦截洪水、沙，大林水
库里的鱼有扁担那么长，经常游弋在水面
成为一道风景。

我在武陵中学读高中时，周末与几个
胆大的同学邀约一起走二面崖。从公路
转过豁口，顺着石梯下到沟底，沟底有圆
拱石桥，沟深百多米，两边植被茂密，行走
路上总担心长蛇出没，滚石掉落，来去匆
匆，胆小者引颈高歌，或者大声喧哗。我
常想，如果在这悬崖之上修一座桥，几分
钟就过去了，就不会“看得见屋，走得哭”
了。

二面崖南边，有条小路顺着半山腰，
蜿蜒到大林水库。在土地还没下放到户
的时候，这条路是武陵人修的一条挂壁水
渠，从大林水库引水灌溉茶店子一带的农
田，这水渠荒废后，成了欣赏二面崖上游
的清幽小路，可见云雾从峡谷漫上来，恍
如仙境；可听见溪水喧嚣；穿过嶙峋怪石
的小溪，那光滑的石头如墨，随手可捡起

来可做砚台，让人怀疑是亿万年的古树、
煤炭与石头演变的半成品。

二面崖那石头拱桥之下的沟溪我没去
过，因沟深水急，绝壁常有落石，不敢贸然
而入。谁都知道溪沟出去是谷口，是武陵
著名的大浪口，这个地方直接与长江相连，
这个地方最早是武陵人居住的，临江打鱼，
坝上种田，进山打猎。上世纪70年代，大浪
口出土了国宝级文物——战国时期巴人青
铜“虎钮錞于”，古墓里还挖掘出汉阙。

沧海桑田，万州武陵镇长江段，不再
是从前的波涛汹涌、激情澎湃，而今波平
浪静，那青石板与木板房抒写的古老武
陵，以及大浪口虎钮錞于、汉阙出土地，已
被江水封存。搬迁后的武陵镇，靠二面崖
更近了。每一个去过武陵镇的人，望一眼
二面崖，心底会起一道裂痕，挥之不去，抹
也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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